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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沙龙 □ 钱忠群

家乡的味道

《浮生六记》中的崇明印象

沉香岁月（一）

向日葵（油画） 姜涛

《浮生六记》“幽芳凄绝，读之
心醉”，尽管不是文学名著，然而影
响 广 泛 ，在 海 内 外 享 有 超 高“ 人
气”，备受推崇，有英、法、德、俄等
多种译本传世。作者沈复，字三
白，号梅逸，乾隆二十八年（1763）
生于苏州，自幼读书，但未及第，19
岁开始习幕，除短暂经商外，一生
以坐馆游幕为业。

《浮生六记》全文 3万余字，凡 6
篇，分别为“闺房记乐”“闲情记趣”

“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
“养生记道”，今仅存前 4篇，记述了
作者夫妇平凡的家居生活、坎坷的
人生际遇和各地的漫游见闻，文辞
朴实，情意深挚，性灵独抒，感人肺
腑。其中，“坎坷记愁”“浪游记快”
中，两次提到崇明，状写了清代中期
崇明的沙地涨接、农耕水利、民居特
色和淳朴民风，率真清新，惟妙惟
肖，读来饶有情趣。

嘉庆甲子九年（1804），沈复时

年 42 岁，随友人两度来到长江和东海
交汇之处的崇明。第一次是阴历七
月，因朋友夏莼卿（号蒪芗，别号揖山
尊人）有“交易”而到崇明帮忙“代笔
书券”，但具体是在崇明的哪个地方、
住了多长时间，因记述不详，今已无
从知晓。第二次是阴历八月或九月，
随夏莼卿到崇明的外沙永泰沙（今启
东久隆镇地域，当时隶属崇明）“勘收
花息”，这次停留的时间较长，达两个
月，文字也较前者细致、具体。

新涨后的永泰沙，北距吕四、南
距崇明诸沙各 60 多里，西距海门厅群
沙也在 40 里开外，东面则是汪洋大
海，可谓“环沙皆海也”，这与初涨于
唐代武德年间的崇明岛的形成、演变
如出一辙。沈复夜宿永泰沙，时值秋
季，“卧床外瞩即睹洪涛，枕畔潮声如
鸣金鼓”，“忽见数十里外有红灯大如
栲栳（柳条或竹子编成的笆斗之类的
盛物器具），浮于海中，又见红光烛
天，势同失火”，“此处起现神灯神火，

不久又将涨出沙田矣”。沈复的耳
闻目睹，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大自然
嬗变的规律，也印证了崇明千百年
间此涨彼坍，最终成为泱泱大岛的
沧海神奇。

崇明地处江海之冲，历来依堤
为障，以水为命，境内河道纵横交
叉，修堤、筑坝、疏浚河道以及种粮
植棉等，自古以来是岛上的大事、要
事。永泰沙新涨后，垦荒耕种的崇
明人涉江而往，在那里筑堤防潮，以
闸灌溉，躬耕农事。他们在“每一字
号圈筑高堤，以防潮汛。堤中通有
水窦，用闸启闭。旱则长潮时启闸
灌之，潦则落潮时开闸泄之”。崇明
先民斗天争地、勇往直前、敢为人先
的垦拓精神，在沈复的描述中已然
是一种传奇而被称道褒扬。

崇明先人习惯同族聚居，自成
一宅。传统住宅以南向居多，房屋
布局以“三进两场心”形式为主，俗
称“四桯头宅沟”。一般环宅开沟，
沟上架桥，沟沿遍植果树和榆柳，宅
后种竹，最外层围以株杨。位于长
江口北翼的永泰沙，其时新涨初辟，
尚无街市，茫茫芦荻，绝少人烟。沙
地上新建的“丁氏仓房”计“数十
椽”，“四面掘沟河，筑堤栽柳绕于
外”，“养鹅为号，以防海贼”。这些
特征，与崇明本岛上传统的“三进两
场心”民居架构，显然并无二致。

崇明先民知力穑，尚质俭，重廉
耻，勤劳朴实，侠义好施，安于本业，
但喜诉讼、好赌博、重迷信。永泰沙
的佃人，在沈复看来，“俱豪爽好客，
不拘礼节”，“一呼俱集”，对“产主”

（地主）“唯唯听命，朴诚可爱”，“一
言公平，率然拜服”；如果“激之非
义，则野横过于狼虎”；倘若有朋自
远方来，则“宰猪为饷，倾瓮为饮”，

“令则拇战”，酒酣后“舞拳相扑为
戏”……这些民风乡情，充分反映出
崇明先民性情开朗、爱憎分明、崇尚
情义的性格特点。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初读《浮
生六记》，惊为“人间最真情”的自传
笔记，泪眼朦胧，心有戚戚。不单感
怀于沈氏夫妇“闺房燕昵之情，触忏
庭闱之由，生活艰虞之状，旅逸朋游
之乐”，而且对沈复有关崇明的记述
尤不能忘情，至少在当时，它让我真
切地感悟到崇明的渊源风情，更平
添了一番思古之幽情……

漫卷书画

□ 周惠斌

题记：年纪不断变老，已经将近
暮年了。回望一生，虽然时间过得很
快，青春逐渐消逝，但回想起来日子
过得很踏实、充足，盈香满怀。

（一）以香计时

尘埃与沉香不在一个意义上
当尘埃归于土，
当沉香散于风
风不过送了沉香一程
沉香却心甘情愿花掉一生
香的传奇沉得惊世
时间这把生活的刻刀刻度分明
所谓流年
那些云烟往事
若以香计
也就一炷香的时间罢了

（二）修行 千寻

是一棵树的自我修行吧
历经数百年，
或许更长的千年之久
从腐朽的树心中被人提取香结
作为一剂药很适时地赠予
又仿佛是一支芦笛被盈满乐音
在众多虔诚都无法企及的

那个深度
过千山万水 走最远距离
直抵内心的柔和境地
重遇未知的自己
原本倦着的浮躁
不知不觉消融了去
原来，千寻万觅慰藉
为的是
开启欢喜 自在彼此

（三）万象 焚香

对着镜子
看自己像一幅画嵌在那里
背景装裱完好已备后续
一幅斑驳佛像附着各种暗物质
一个古香古色
铜扣包边的红木匣子
就这样坐在一起
我动，而画动
我静，画依然在那里
香境幽深迷离
窗外的阳光不请自来
与紫光檀的目光明媚对视
银鱼啊，古的瓷器
你游离，你游弋，
莲瓣亦伴之绽放
一切皆如禅意

诗韵悠悠

□叶振环

每次去市里开会，“奉贤”的座
位 旁 边 总 是 很 亲 切 的 两 个 字 ：崇
明 。 好 几 年 前 我 在 文 化 系 统 工 作
时，我和邻座的崇明兄弟一样，总是
比其他区的同志要早到，一个是怕
路上堵车，提前两个半小时就出来
了；一个怕轮渡停航，提前一天就到
市里了。我们总能不约而同地找到
很多共性的话题，要么相互揶揄，要
么互相吹捧几句，但更多的是彼此
的勉励，大有“惺惺相惜”之势。

这 几 年 工 作 单 位 、从 事 的 部 门
换了几茬，也就认识了不少邻座崇
明的朋友，特别是隧桥通车以后去
崇明的机会也多了，除了工作原因
外，我去崇明大多与喜欢吃崇明土
菜 有 关 ，为 什 么 要 加 个“ 土 ”字 呢 ？
因为那里有我认为比较纯正的本帮
菜 ，更 通 俗 点 讲 就 是 本 地 农 家 菜 。
而 奉 贤 这 两 年 大 量 的 外 来 人 口 涌
入，开饭馆的大多也是安徽人、四川
人居多，北方菜和湘菜丰富了我们
的菜系结构，甚至改变了我们的饮
食习惯。即使本地人开的菜馆也或
多或少地迎合外来客，而崇明就可
以吃到没有被改造过的当地菜。大
前年的国庆，因崇明诗人茂盛的邀
请上岛，之后一个叫“锦绣”的饭庄

一直撩拨着我还算挑剔的味蕾。前
年、去年的国庆，我相约一拨兄弟去
那里，我点菜一贯秉承“肉食主义”
精神，“五荤六素”在我的食谱里基
本上是“十荤一素”，这盘素菜搞不
好也就是白菜炒肉丝之类的，我还
像当地人一样一一为大家点评。

很 多 旅 居 国 外 多 年 的 中 国 人 ，
回来总会这样调侃：出了国，胃最爱
国。今天的崇明菜也许与老崇明印
象中的“物非人非”，但至少还维系
着我这个本地人对地方菜最初的依
恋。记得有位崇明的领导这样推介
崇 明 ：我 们 的 空 气 是 可 以 当 饭 吃
的。我也相信经过崇明的水、崇明
的土壤和空气的洗礼，崇明菜也会
释放出它独特的味道。

对 大 部 分 市 区 人 来 说 ，对 奉 贤
最初的印象也就是菜花节、伏羊节，
现在有了东方美谷。在他们眼里，
奉贤也代表了上海的农家菜。菜花
节，伏羊节也好，大抵也与吃有关，
为什么这么说，伏羊节很明显，三伏
天，吃羊肉喝烧酒；菜花节正是大家
踏青的好时节，“来菜花节，品农家
菜”成了一些久居城市的“阿拉上海
人 ”“ 三 月 下 奉 贤 ”的 一 个 理 由 ，青
团、米糕、菜花螺蛳、腊板鲫鱼，样样

都不能少。伏羊节就是披着节日外
衣的农家菜盛宴，“羊头汤”是伏羊
节的菜魁，一般用来招待重要客人，

“羊头汤”有讲究，首先要选用未经
冷冻的本地散放羊，煮的时候必须
放适量的羊杂，特别是羊血，起锅前
再放上一大把本地大蒜茎叶，那色
香味没得说。伏羊节十年下来，也
演变成了到奉贤吃羊肉的习俗。现
在不管是三伏天还是三九严寒，奉
贤的农家菜桌上除了白切鸡，都会
有羊肉，热气的抑或白切的。

其实崇明菜、奉贤菜也好，伏羊
节、菜花节也罢，我们怀念的都是渐
渐离我们远去的乡愁，我们的味觉
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乡愁的滋养。
回得去的是家乡，回不去的是故乡，
不管变化多大，家依然在那里，但我
们的故乡，我们记忆中的家乡、那陪
伴我们童年、少年的清澈的沟渠，那
掩映在菜花丛中的一抹老宅，都已
不复存在。我们说的城市化不是消
灭农村，而是让我们的家乡变得更
干净、更诗意，真正成为“都市里的
村庄”。因为农村有我们的父母，我
们爱吃的农家菜，更有我们挥之不
去的乡愁。（本文作者为奉贤区宣传
部副部长、诗人） 我读海塘碑

在崇明创建生态旅游区的 2000
年和 2003 年，县政府（现为崇明区政
府）和有关职能部门分别在南门观
光海塘和东旺沙海塘上竖起了两块
海塘碑，石碑上的书法采取全区书
法家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以众议赞
成多数者录取，可谓公平竞争，择优
录用。故两碑上的书法非同寻常，
又各具特色，旅崇游客到此无不以
碑为背景摄影留念。可以说两块石
碑竖立在崇明，是一道独特的生态
景点，让崇明人的艺术作品点缀在
大自然的风光中，从而成为崇明旅
游景点中的“亮点”。

南门观光海塘碑上的“崇明岛”
三字，墨饱笔畅，法度严谨。笔法多
用颜体，而又容纳百家，例如“明”字
的高厥一笔，力发千钧，显然出自宋

徽宗瘦金字体；而“岛”字的短厥，稳
健 厚 重 ，安 如 泰 山 ，又 取 法 魏 碑 字
体。可见作者运笔之时，气舒意逸，
心旷神驰，故能博得雅俗共赏。

东 旺 沙 海 塘 碑 上“ 崇 明 东 滩 湿
地 ”六 个 大 字 ，或 疏 或 密 、或 倾 或
斜 ，初 看 无 一 字 平 平 正 正 ，但 细 品
其味，其趋左伸右，既仰且抑，又无
一字不平正。书家笔墨所及，既有
汉隶临风飘逸的风采，又有北魏石
刻 千 钧 的 力 度 ，其 险 奇 雄 劲 ，凝 重
刚健，正与东滩江潮海涛的大自然
融合一体。

读罢两碑，振奋之余，留下了一
点遗憾：中国传统诗、书、画作品都
有落款，但这两块碑字竟是无款作
品，笔者至今都不知这究竟是谁的
作品。

特色崇明

□ 龚家政


